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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刍论 

邓建 

(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广东湛江，524088) 

摘要：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方面，宋 

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 

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等次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 

分既有等级分明、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 

灵活多变的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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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富含批评意义的文学文本，文学选本在 

逻辑层面上可以被折解为物质外壳和理论内核：物质 

外壳是指选本赖以存在并承载其功能的文本样态，也 

就是选本的形态；理论内核则主要指选本的文学批评 

功能。就选本形态而言，选家依照一定的择录标准将 

作品挑选出来之后，接下来就要以某种体例将作品编 

排成集，以某种文本样态正式呈现于读者面前。通过 

对某一历史阶段选本编排体例和文本样态的考察，我 

们可以观照此期选本编纂活动的进化程度及其在整个 

中国古代文学选本演进过程中的地位与价值。宋代文 

学选本数量繁富、门类广泛、形态多样、特色明晰 
① 
， 

在其编纂活动中表现出鲜明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但目前学界对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尚无全面、系统之阐 

论，本文拟对此略作探析，以为美芹之献。通过翻检 

现存宋代文学选本，不难发现宋代文学选本形态在继 

承前代选本形态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变化与拓新。具 

体而言，可以将其析分为单一形态与复合形态两种 

类型 
② 
。 

一、单一形态：分体编录、依人系篇 

与分门别类 

单一形态具体包括分体编录、依人系篇与分门别 

类三种文本样态，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三种基 

本形态。 

(一) 分体编录 

对文体的区分，源于人们对文学自身特质认识的 

深化，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较早明晰而具 

体地对文体进行辨析的是曹丕《典论·论文》，曹丕在 

文中将文体分为四类八种，提出：“文本同而末异， 

盖奏议宜雅， 书论宜理， 铭诔尚实， 诗赋欲丽。 ” [1](720) 

此后人们对文体的辨析越来越细密，如西晋挚虞《文 

章流别论》论及 12种文体，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 

及 33种文体，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分文体为 59类， 

徐师曾《文体明辨》分文体为 127 类。而随着对文体 

区分与辨析的深入，文学选本亦将区别不同文体进行 

选编著录——即分体编录——作为最重要的一种编纂 

体例与文本样态。在古人看来，选文编集，通过分体 

编录的方式为所收之文正名定份至关重要、 无可轻忽， 

所谓“才量学文， 宜正体制” [2](650) 、 “文章之有体裁， 

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 [3](77) 。一般认为， 

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选本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该集 

之体例即为分体编录，《四库全书总目》 总集类小序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 于是总集作焉……体例所成， 

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 

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 [4](1685) 

宋代文学选本，采用分体编录方式的非常普遍， 

一些重要的大型选本多用此法，如《唐文粹》与《皇 

朝文鉴》。《唐文粹》全书 100卷，选录作品两千余篇， 

分为 26种文体，即古赋、古今乐章、乐府辞、古调歌 

篇、颂、赞、表、书奏、疏、奏状、檄、露布、制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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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议、古文、碑、铭一、记、箴、诫、铭二、 

书、序、传录纪事。《皇朝文鉴》全书 150卷，选录作 

品两千五百余篇，分为 59种文体，即赋、律赋、四言 

古诗、乐府歌行、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 

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杂体、骚、诏、敕、 

赦文、册、御劄、批答、制、诰、奏疏、表、笺、箴、 

铭、颂、赞、碑文、记、序、论、义、策、议、说、 

戒、制策、说书、经义、书、启、策问、杂著、对问、 

移文、连珠、琴操、上梁文、书判、题跋、乐语、祭 

文、谥议、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传、露布。 

此外，如江钿《圣宋文海》，《郡斋读书志》卷四 

下谓：“辑本朝诸公所著赋、诗、表、启、书、论、 

说、述、议、记、序、传、文、赞、颂、铭、碑、制、 

诏、疏、词、志、挽、祭、祷文，凡三十八 

门。” [5](卷四下) 林之奇编、吕祖谦集注《东莱集注类编 

观澜文集》，选录古今诗文数百篇，分为赋、诗、歌、 

行、序、引、论、记、书、启、表、疏、传、赞、箴、 

颂、碑、铭 16体。王霆震《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 

分序、记、书、表劄、论、铭、封事、疏状、图、解、 

辩、原、辞、议、问答、设喻等若干体。 

总的来看，宋代分体编录的文学选本对文体的划 

分与归类并无统一之原则，显然是依据各集收文数量 

及所收之文的具体情况来加以归类，所谓“唯假文以 

辩体，非立体而选文” [3](78) ，故而分类情况显得较为 

芜杂，如由于分类标准不统一、逻辑层面不统一造成 

的分类交叉与重叠等，表现出宋代文体区分及选本编 

纂的一种摸索状态。这种摸索， 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 

郭英德先生在《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刍议》一文中说： 

“中国古代的文体归类大致采用‘因文立体’的路 

数，亦即不是先设定文类的逻辑体系，然后对单篇文 

章进行‘对号入座’式的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 

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自身形态或功能的相 

似性而‘以类相从’，并为之确立‘类名’……就其 

逻辑方法而言，前者运用的是归纳法，后者运用的是 

演绎法。正因为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采用‘因文立 

体’的路数，因此才出现了不同时代文体分类纷繁琐 

杂的局面。” [6](24) 

(二) 依人系篇 

魏晋以来文学自觉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创作个性 

化与对作家个性认识的渐趋明晰。在魏晋以前，由于 

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意识的欠缺，作家的创作个性亦 

往往为群体风格所遮蔽；魏晋以来，随着作家主体意 

识的觉醒与审美的自觉，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凸显， 

对作家个性的理论认识亦随之明晰， 如曹丕 《典论· 论 

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 

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 

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认为， 

正是由于作家个性、气质的不同，文章才呈现出不同 

的风格，才会有不同的成就；作家的个性、气质具有 

相对的恒定性， 非人力可以强行造成或改变， 故而“虽 

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还具体指出了其时建 

安作家的不同创作个性：“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 

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 

胜词。” [1](720) 其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 

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云：“缀虑裁篇，务盈守 

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 

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 

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时有齐气；论刘桢，则云有逸 

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并重气之旨也。” [2](513) 

对作家创作个性之理论认识的明晰，使得选家在 

确定选本的文本样态时，有了新的选择、新的路数。 

在最初的分体编录之外，一些选家开始依人系篇，以 

期在选本中更加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据现有资料， 

最迟在唐初已经出现了依人系篇的选本，如初唐崔融 

《珠英学士集》，《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云：“右唐武 

后朝诏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预修书 

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编集其所赋诗，各题爵里，以官 

班为次，融为之序。” [5](卷四下) 据“以官班为次”语， 

该集当是依人系篇。从现存的“唐人选唐诗”十种来 

看，大部分都是依人系篇的，如元结《箧中集》、殷璠 

《河岳英灵集》、芮挺章《国秀集》、令狐楚《御览诗》、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姚合《极玄集》、韦庄《又玄 

集》，为了突出作家的创作个性，有些选本还在各家名 

下附以评语或小传，如《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 

在入选诸家姓名下附有对作家的评语，《极玄集》所选 

诸家名下均系以小传。这样一种依人系篇、兼以作家 

述评的处理方式，大大强化了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 

宋代文学选本中，亦多有依人系篇者，如：《九僧 

诗集》，录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 

崇、宇昭、怀古 9人之诗。《圣宋文选全集》，今存 32 
卷， 所选皆北宋之文， 欧阳永叔(修)2卷， 司马君实(光)3 
卷，范希文(仲淹)1卷，王禹偁 1卷，孙明复(复)2卷， 

王介甫(安石)2卷，余元度(靖)1卷，曾子固(巩)2卷， 

石守道(介)3卷，李邦直(清臣)5卷，唐子西(庚)1卷， 

张文潜(耒)7卷，黄鲁直(庭坚)1卷，陈莹中(瓘)1卷。 

吕祖谦《古文关键》， 原书 2卷， 上卷选韩愈、 柳宗元、 

欧阳修 3 家，下卷选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张耒 
5家，共 63篇。邵浩《坡门酬唱集》，共 23卷，前 16 
卷为苏轼诗， 17～20卷为苏辙诗， 21～23卷为黄庭坚、 

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人诗，其他别有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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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皆附入。陈起《中兴群公吟稿戊集》，该集乃陈 

起编刊之《中兴群公吟稿》的一部分，《吟稿》全集凡 
48卷，录 153人之诗，此乃其残帙，存 7卷，卷 1~3 
录戴复古诗 141 首，卷 4~5 录高九万诗 114 首，卷 6 
录姜夔诗 49首，卷 7录严坦叔诗 118首 [7] 。 

从这些选本在当时及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来看，由 

于采用依人系篇的编排方式，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入选 

作家的个性特色，对入选作家个体及作家群体名声之 

传布起到了极大的彰显、推动或巩固、凝定作用，比 

如《九僧诗集》之于“九僧”、《古文关键》之于“唐 

宋八大家”、《坡门酬唱集》之于苏门文人群等。 
(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以类相从，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 

物、组织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选家在编纂选本时， 

要将所选作品进行区分、编排(组织)，也会自然而然 

地运用分门别类的方式。上面论及之分体编录、依人 

系篇实际上都可以算作分门别类、以类相从的一种形 

式，因为无论是“体”，还是“人”，当其被选家作 

为一种编排作品的参照物的时候，它(他、她)就具有 

了类别属性，只不过，相对于其他的类，“体”与 

“人”是两种相对较为特殊的类。此处所论之分门别 

类、以类相从，乃指“体”与“人”之外的一般类别。 

宋代文学选本中，采用分门别类、以类相从之法 

进行编排者甚众，如宋绶、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 

全书 46卷， 前 42卷依节日次序分类编排(末 4卷分咏 
1~12月)，依次为：元日、立春、人日、上元、晦日、 

中和节、春分、春社、寒食、清明、上巳、春尽日、 

端午、夏至、伏日、立秋、七夕、中元、秋分、秋社、 

中秋、重阳、立冬、冬至、除夜。孙绍远《声画集》， 

选家自序云：“择其为画而作者编成一集，分二十六 

门，为八卷，名之曰《声画》，用有声画、无声诗之意 

也。” [8](卷首) 魏天应编、林子长注《论学绳尺》，共 10 
卷，收文  156 篇，每两篇立为一格(类)，如立说贯题 

格、贯二为一格、推原本文格、立说尊题格、指切要 

字格、指题要字格、就题摘字格、就题生意格等等， 

共  88 格(类)。佚名《策学绳尺》，傅增湘《藏园群书 

题记》卷一九谓其 10卷，有兵、财、政治、儒术等类。 

佚名《十先生奥论》，共 40 卷，分历代圣君论、时政 

论、六经论、性理论、考古论、治道论、进论等若干 

类。 

从上举诸例可以见出，宋代文学选本在采用分门 

别类、以类相从的编排方式时，虽多以所收作品的题 

材内容为分类依据，但也出现了《论学绳尺》这样以 

作品的写作范式为分类依据者，而且其将试论的写作 

范式归为 88类，分类之细密周全，令人叹为观止，这 

反映出宋代选本编纂在分类方法上较之前代有了新的 

变化与突破。 

二、复合形态：层级结构与区分等次 

除了分体编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这三种单一 

形态外，宋代文学选本还经常呈现出层垒叠加、更张 

重组的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又具体表现为层级结 

构与区分等次两种情形。 
(一) 层级结构 

对于某些规模较大的选本，分体编录、 依人系篇、 

分门别类的单一结构不足以使入选作家作品的编排达 

到条分缕析、整饬有序的效果，此时选家就会将几种 

单一结构加以整合，进而形成一种层级结构。现存最 

早的文学选本萧统《文选》采用的就是层级结构，它 

首先分体编录， 将所选作品纳入 39类文体； 然后对某 

些重要的文体， 依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加以分门别类， 

如赋分京都、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 

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  15 
类，诗分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 

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临终、 

哀伤、赠答、军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 

杂诗、杂拟 24类。 

宋代文学选本多上承《文选》体例，采用这种先 

分体、再分类的层级结构。如《文苑英华》，全书 1000 
卷，作者近 2 200人，作品近  2万篇，面对如此浩繁 

的编排对象， 选家先将所收作品归入 39种文体， 即赋、 

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策问、策、 

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移文、启、书、 

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 

记、谥册文、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 

状、祭文；然后在各体之下按内容题材分门别类，如 

赋分为 42种，即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 

邑居、宫室、苑囿、朝会、禋祀、行幸、讽谕、儒学、 

军旅、治道、耕籍、田、农附、乐、杂伎、饮食、符 

瑞、人事、志道、射博奕、工艺、器用、服章、画图、 

室、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游览、 

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由于所收作品数目庞大， 

选家又对第二层级之类别再次析分，如赋之第一类为 

天象，天象又分为 26小类，即天、日、月、星、星斗、 

天河、云、风、雨、露、霜、雪、雷、电、霞、雾、 

虹、天仪、大衍、律管、气、象、空、光、明、骄阳。 

这样，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由文体、门类、小类三个层 

级构成的复合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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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会 

稽掇英总集》 、 《成都文类》亦皆采用先分体、再分类 

的层级结构。 

也有选本将《文选》创立的文体、类别二元层级 

结构加以翻转， 转而采用先分类、再分体的编排结构。 

如《瀛奎律髓》，方回首先按诗歌题材内容、体式等将 

入选诗歌分为登览、朝省、怀古、庭宇、升平、宦情、 

风怀、宴集、老寿、春日、夏日、秋日、冬日、晨朝、 

暮夜、节序、晴雨、茶、酒、梅花、雪、月、闲适、 

送别、拗字、变体、着题、陵庙、旅况、边塞、宫阃、 

忠愤、山岩、川泉、庭宇、论诗、技艺、远外、消遣、 

兄弟、子息、寄赠、迁谪、疾病、感旧、侠少、释梵、 

仙逸、伤悼 49类，然后于各类之下再分五言、七言二 

体。 

与上述二元层级结构不同，有的选本采用的是一 

元层级结构，即门下分类、类下分目。如《分门纂类 

唐宋时贤千家诗选》， 首先将入选作品分为时令、 节候、 

气候、昼夜、百花、竹木、天文、地理、宫室、器用、 

音乐、禽兽、昆虫、人品、宴赏、性适、□□、仕宦、 

投献、□□、庆寿、庆贺、干求、馈送、谢惠、谢馈 

送 26门，然后对各门进行分类，如仕宦门分为朝见、 

禁直、下直、从驾、赴任、官舍、满替、休致、罢任、 

贬高、贬谪放还 11类，庆贺门分为贺除擢、贺再任、 

贺功赏、贺致政、贺新娶、贺生子、贺荣居、仕宦杂 

贺 8类。 

此外，如《宋大诏令集》，先分帝统、皇太后、妃 

嫔、亲王、皇女、宰相、典礼、政事等 17门，门下分 

类，类下分目，目下又设子目，《直斋书录解题》卷五 

谓其“分门别类，凡目至为详也” [9](134) 。《宋朝诸臣 

奏议》，先分为君道、帝系、天道、百官、儒学、礼乐、 

赏刑、财赋、兵制、方域、边防、总议等 12门，每门 

之下再分若干类，共 112 类。宋赵希瀞《宋朝诸臣奏 

议序》：“辑我朝之群公先正忠言嘉谋，粹为一编，汇 

分胪别，冠君道，附边防，而以总论脉络之。凡天人 

之感通，邪正之区别，内外之修攘，刑赏之惩劝，利 

害之罢行，官民兵财之机括，礼乐刑政之纲目，靡所 

不载。” [10](1725) 

(二) 区分等次 

尊卑有等、亲疏有序是中国古代宗法礼义秩序的 

基本规范，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古 

代社会由此形成一种等次分明的差序格局，在这一格 

局之下，人们的言论和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和规范，其 

影响遍及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礼记·曲礼上》云：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 

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 

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 

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 

庄。” [11](14) 

这种尊卑有等、亲疏有序的宗法礼义秩序和等次 

分明的社会差序格局，对古代文学选本的编纂行为及 

文本样态也有明显影响。选家编纂选本，一定是受到 

某种动因的驱动，为了实现这种动因，选家在选编作 

家作品时，心目中都会按照自己的评判标准，对这些 

作家作品作出优劣高下的区分并进而作出选择——对 

实现编纂动因有利的作家作品自然会多所青睐，对实 

现编纂动因不利的作家作品则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 

遮蔽，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会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呈 

现出来。 

在宋代以前，选家一般不直接对作家作品进行等 

次的划分， 而是主要通过入选作品的数量多少来体现， 

由入选作品的数量差别来间接呈现选家心目中作家作 

品优劣高下的不同。但到了宋代，由于理学之风昌炽， 

不少选本受到理学思想的浸淫，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 

直接的等次划分，并通过选本的文本样态直接呈现出 

来，这些选本对所收作家作品的编排既不采用分体编 

录、依人系篇、分门别类的单一形态，也不采用多元 

复合的层级结构，而是将文体、作家、作品类别等打 

乱重组，一切以尊卑等级为准， 对作家作品划分等次、 

区别对待，形成选本编纂中的一道别样景观。如《诗 

准· 诗翼》， 其编纂源于朱熹诗分三等、 别为二端之说， 

全书采用先分等、再分级的方式，首先将入选作品分 

为“诗准”、 “诗翼”两个等次——“诗准”为上等， 

乃“诗之根本准则”，“诗翼”为下等，乃诗之“羽 

翼舆卫”。然后再进一步对“诗准”、“诗翼”进行 

分级，“诗准”共 4卷，即 4个级别——古谣歌词(包 

括诗歌正体、谣体、讴体、诵体、谚体、逸诗、琴操) 
为第一级别，铭体、祝辞、繇体、韵语为第二级别， 

陶渊明诗为第三级别，古乐府及其他汉、魏、晋、宋 

古诗为第四级别； “诗翼”共 4卷， 亦即 4个级别—— 

李白、杜甫所作古风为第一级别，唐代其他诗人所作 

古风为第二级别，苏轼、 黄庭坚所作古风为第三级别， 

宋代其他诗人所作古风为第四级别。 按王柏序中所述， 

“诗准”的 4 个级别、“诗翼”的 4 个级别，共 8个 

级别，总体上又可归为 3个大的等次——“诗准”为 
1 个等次，“诗翼”中唐人古风和宋人古风各为 1 个 

等次。如此，方与朱熹诗分三等、别为二端之说相吻 

合。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作家作品区分等次的选本 

中也有不受理学牢笼者，如《月泉吟社》，作为一场诗 

歌竞赛的产物，该集虽亦对所收作品划定名次，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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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但这种编排只是反映文学竞技的结果，并无多 

少文学之外的附加意义。月泉吟社是宋亡后遗民所立 

之诗社，创立者吴渭乃浦江(今属浙江)人，字清翁， 

号潜斋，宋时曾为义乌县令，入元后退居吴溪。吴渭 

创立诗社后，延请乡里遗老方凤、谢皋、吴思齐等主 

持社事。至元丙戌(1286)，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 

征集五、 七言律诗， 至次年正月望日收卷， 共得诗 2735 
卷，选中 280 名，并将前 60名所作之 72 首诗及其余 

诸人之佳句汇为一卷，并其事之始末，刻板刊行，名 

《月泉吟社》。该集卷首载社约、题意、誓文、诗评， 

次列 60人之诗，按名次排列，各为评点，次为摘句， 

次为赏格及送赏启，次为诸人覆启。 

总体来看，宋代文学选本的文本形态既有对前代 

选本的继承，又多有变化、拓新之处。比如在分门别 

类、以类相从方面，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分类依据 

更为多样，类目更为细密；在层级结构方面，宋代文 

学选本的层级结构方式更为灵活，既有对前代二元层 

级结构的翻转，又更多地采用一元层级结构；在区分 

等次方面， 宋代文学选本对作品的区分既有等级分明、 

壁垒森严者，又有纯为逞才竞技而排列名次者。宋代 

文学选本这种既相对稳定，又创意出新、灵活多变的 

文本形态，对后世文学选本的编纂多有启发、示范之 

功。 

注释： 

① 关于宋代文学选本的产生背景、时代分布、基本概况及发展演 

进，参邓建《宋代选本的演进与分期》(《广西社会科学》2012 
年第 3期)。 

② 宋代文学选本还出现了新兴的评点形态，即在选本中附加评点 

(圈点和评注)。评点形态可视为单一形态和复合形态的衍生形 

态，因为此类选本对入选作品的编排也无外乎单一形态和复合 

形态  2 种情况，只不过在此基础上再附以评点。宋代文学选本 

中的评点情况比较复杂，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详参邓建《宋代 

文学选本中的评点形态及其演进》(《广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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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in the Song Dynasty 

DENG J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Zhanjiang 524088, China) 

Abstract: The form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in the Song Dynasty not only inherited from the previous dynasties, but also 
had many changes and  innovations. For instance,  the classified bases were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 categories more 
detailed  in  arranging  the  literary  works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es,  Secondly,  they  were  more  flexible  as  to  their 
multilevel structures, Thirdly, in the aspect of differentiating, some anthologie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literary works 
strictly,  and  some  ranked  only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result  of  competition  in  writing  contests  or  exams.  The 
relatively  stable  and  flexible  form  of  literary  anthologies  in  the  Song  Dynasty  had  the  effects  of  inspiration  and 
demonstration on the compilation of later literary anthologies. 
Key  Words:  Song  Dynasty;  literary  anthologies;  the  style  categories;  the  author  categories;  classifications  and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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